听杨天石先生谈南社研究
凌子

　　

　　南社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进步文化团体。被蔡元培先生赞誉为“革命精神，文学模范”。创立于1909年，苏州。三位发起人中，陈去病、柳亚子为苏州吴江人。进入21世纪，适逢两个与南社紧密关联的百年纪念——2009年“南社百年”、2011年“辛亥革命百年”，苏州南社研究会应运而生，纪念与研究活动也乘势而上。作为后生，笔者忝列研究会，有幸两次面聆南社研究权威杨天石、王飚等先生的“零距离”讲话。摘录整理，以期对文史工作，特别是本土南社研究，有所启示。

杨天石先生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、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等。我是在被动中“接近”杨先生的。南社百年纪念，为撰稿，翻阅了刚出版的《陈去病全集》，为杨先生所作的序言深深吸引并由衷折服。

2009年9月5日，苏州市南社研究会举行成立大会。杨先生应邀出席，脱口演讲。我在日记中记下了第一印象：“极其清瘦矍铄的一位学者，发言纯脱稿。信息量之丰富、语言之流畅、思维之缜密、感情之真挚，让人领略了‘学部委员’的风采。”

2013年9月5日，时隔五年，在同一地点，苏州市南社研究会举行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，同时召开了江苏省南社研究会二十周年纪念座谈会。岁月不饶人，杨先生由夫人陪同，与会。但一发言，精神焕发，思想飞扬。这次，依然即兴，激情而深情。讲话的主题一如既往，但提出的思考则更严峻而深远。

杨先生的讲话主要在两个方面：一是回忆自己走上研究南社的历程（南社研究的历史）；二是今天如何研究南社（南社研究中有待深入的领域）。

【2009年论述摘要】

南社是一个资产阶级文学团体。是一个曾经十分尴尬的社会团体。五四期间，老派的看不起它，新派的又看不上它。解放后，因为南社与国民党的关系，自然就不看好它。

我对南社引发兴趣的是在小学课本上读到这么两个名字——陈去病、柳弃疾（注，即柳亚子），这两个名字都与病有关，都要铲除疾病，都与古代名人有关，且都是苏州吴江人。

正式研究南社，是在1958年，当时还就读于北京大学。因阿英的提醒与关照，参与编写了一部文学史，撰写南社有关章节。研究南社的头功当属阿英。后来又参与编选了一部近代诗选，选入了南社诗人的好些诗。

南社研究中有些领域至今还是若明若暗。资料有待发掘，研究有待开拓。如陈去病成立“黄社”“匡社”的事。如南社“保存国粹”的评价是褒还是贬。不好说，也说不清。

当今研究南社，要纵看与横看。历史上，东南地区（苏州地区）的复社、几社是否可看成是南社的“前驱”？吴江地区明末清初的“惊影诗社”，又名“逃之门”，对陈去病究竟有多大影响？叶圣陶先生创办的南社同期社团——放社，与南社有没有相关联系？

【2013年论述摘要】

江苏和苏州南社研究现状可谓红红火火、生气勃勃。

第一次接触南社，在1948年，十二三岁，课本中有陈去病、柳弃疾的名字，很奇怪。一个“去病”、一个“弃疾”，都要铲除疾病，名字都与历史名人有关。

在北大读书，小学时的印象已淡忘。主要搞中晚唐诗歌研究。临时调配参与近代文学史编写，补写南社这一章。从此，走上了南社研究道路。

二十世纪六十年代，南社被定义为近现代资产阶级文学团体，顶着个“资产阶级”帽子。不受欢迎，一般人也不太愿意接触。我所写的南社书稿，已成书，送中华书局审定。一派意见是否定，认为南社不值得写成一书；总编认为应该和可以写成一书，算认可。1964年，全国掀起“批资”高潮，尽管样稿已出，预支稿酬已付，最终还是“拆版”。

今天，南社成了香饽饽，令人感慨万千。江苏省是南社的大本营，当年每个县都有南社社员，1100多名南社社员中，江苏籍的有440人，超过三分之一。因此，江苏、苏州的南社研究应当走在全国前列。可作为处：

一、进一步整理、出版南社“大家”文集。已出版的《柳亚子全集》《陈去病全集》《高旭集》，功不可没。

二、深入开展南社研究，特别要研究还没有取得“共识”的部分。如南社的定性，冠以“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团体”是否妥当。柳亚子说自己是“三民主义”、高天梅是“二民主义”、陈去病是“一民主义”，细加分析，其实都有“三民主义”成分、社会主义性质。我认为，南社应该是辛亥革命的领导者——20世纪初年新型知识阶层，发起组织的一个社会团体。再如如何看待南社的历史功过，看待它的进步性与保守性，看待它在近代中国文化转型、文学转型中的作用、贡献。南社倡导“保存国粹，召唤国魂”，而“新文化运动”是打倒一切。

三、集中精力出几本选集。把南社社员各方面的代表作，如诗歌，如新闻作品，精选出来，结集，释放出“征服”力量，功用类似于《唐诗三百首》。

四、联络南社后裔，保存、挖掘原始资料。

会议翌日，9月6日，杨天石先生等人冒雨来到吴江参观，笔者随行陪同。考察了同里陈去病故居，时故居之“浩歌堂”正重修。再瞻了黎里柳亚子纪念馆，时黎里古镇再次迎来修复、开发新机遇。置身现场，杨先生兴致极高，同行的王飚先生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、中国近代文学学会会长、中国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会长），也是兴致勃勃。他俩不但当场答应为我们吴江区政协文史委将出的《新南社九十周年纪念》专辑题名、作序，还提议，抓住“新南社”这个点（新南社由柳亚子于1923年在南社基础上建立），挖掘新南社黎里雅集（酒楼）这些遗存，开辟出一片南社展示、南社研究的新天地。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、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、中国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原会长张炯先生，一路同行。

杨天石先生的两次发言，笔者只是作了“听课笔记”，有些是自己的领会。挂一漏万，可能还有与原意不吻之处。本稿未经杨先生本人审核，聊作一个文史工作者的“见闻录”。

